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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性別文化與遊戲美學的呈現

江寶釵

摘要:詩詞穿插形成中國古典小說的特色，在較後期的小說中，詩詞甚至發展

為重要的結構之一，最擅長詩詞表現的《紅樓夢》特別設計兩次詩社活動，本

文即以此為議題，參閱筆記記載，探討詩社活動如何織構情節元素，凸顯主題

意義，表達人物性格，呈現性別意識以及文人社團的遊戲美學。

目IJ a:::::t 

中國古典小說中， (紅樓夢》最能發揮詩詞之奧疆，作者甚至特別設計兩

次詩社活動的情節，除了完整而生動地保留詩社建社、社集的過程，同時，還

凸顯小說的主題意義，本文之始，探源詩詞與古典小說的關係，隨後進入詩社

活動過程之分析，及其主題意義之探求。

第一節 《紅樓夢》的詩詞表現與詩社活動

「登高能賦，可為大夫。 J ( (文心雕龍﹒詮賦> )中國文學中的詩詞傳

統觀遠流長，經過唐代幾乎全民參與(註一)的詩歌運動，詩歌在中國，不僅

註 一 r唐詩人上白天子，下逮庶人，百司庶府，三教九流，鵬所不預﹒」胡應.' ( 

詩蔽》外編卷三，台北:廣文書局，一九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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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進入士階層的憑藉，而且是身分的象徵(註二)。詩，廣泛的說，可以包括

民間文學中的歌謠，俗文學中的打油詩、順口溜、偈語等等，唐末以後詞、曲

與詩的作用相當，皆在該範疇籠括之內。小說根本上是一種以散文的書寫文體

，民國以前的中國小說，無論是古典小說還是話本小說，都大量插入詩，詩詞

佔居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全書，有卷首詩、詞，有終卷詩、詞，章回之中，貝IJ

有回首詩、詞，回末詩、詞，敘述、描寫、議論無處不可以借用詩詞。這種散

文夾廁詩詞的現象係唐代變文之遍。〈伍子胥變文〉中文、詞各半，宋元話本

卻已大幅增加白文，儘管白文摹寫、描繪、敘述在故事中漸居重要地位，詩詞

或引用，或雜用，或創作，從未受小說作者冷落，蓋詩詞表現特徵實有白文所

難以取代者，正如《拍案驚奇﹒凡例》云 r小說中詩詞等類，謂之蒜酷。」

尤有進者，詩詞在中國古典小說中，往往與人物、情節、環境息息相關。

詩詞的作用就敘述情節的進行而言，是提綱擊領，總結前文，引出下文，起承

轉合;就人物描寫言，有益於凸出其形貌、心理、性格:至於環境的布置，氣

氛的渲染，編撰作者或小說人物自身發出的議論評判，人物彼此之間的酬庸交

際，詩詞實妙用無窮(註三)。隨著小說敘述技巧的發展，詩詞逐漸由原來輔

助性作用轉變為敘述主體的有機組成，由作者的插入性轉變為人物的表達性，

由結構單位轉變為獨立單位，具情節意義，明末才子佳人小說竟至用來延右情

節發展(註四)

詩詞的運用於《紅樓夢》邁入嶄新的里程。這本小說描寫封建皇親國戚大

註 二:社佑《通典》卷十五〈選舉〉三云開元以後，四海晏淆，士無賢不肖，恥不

以文章遠。」杭州:漸江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

註 三:陳東有， <金瓶梅詞話二三論) ，收入《金瓶梅文化研究> '頁五九~仁二，貫

雅出版社，一九九二。此處參考頁六二。

註 四:如署天花藏主人著的〈金雲翹傳) ，翠翹與金生一對標準的才子佳人先是賦詩不

斷，他們的情感在調逗中加深，即使夜中私會也未發生床第之親，只是一再地飲

酒、賦詩以俟天亮，小說收入《明清言情小說大觀> '馮其庸等績，北京:華夏

出版社，一九九三， (中) ，頁一~一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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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貴族中的公子小姐、老爺夫人的生活，其詩詞諸作充分顯違菁英文化之「高

尚」、「優雅 J '同時，它也運用民間歌謠形式中的僅歌俗語來反映俗民文化

的「組鄙」、「直率 J '組茶淡飯與精味大餐共陳。書中所見詩歌體制之廣泛

，前所未有:古體有四言、七言、樂府、騷體等等，近體有五言絕句、六言絕

句、七言絕旬、五言律、七言律、排律等等。詩詞的體制不僅積極配合人物意

念、性格，以及情節、主題的需要，成為「表現」的手段，也是隱涵作者理想

的有機體，詩詞與小說的關係遂達到前所未有的圓融。林黛玉思慮腕轉細密，

用語舒調長的七言，歌行鱷綿，律詩頓挫;瘋瘋落脫、麻展鴉衣的跛腳道人口

占〈好了歌)集眾人之見寫即目之景者則以排律舖寫，如《蘆雪庸即景聯旬

) ，薛寶釵《與黛玉書》的第四章、林黛玉《琴曲四章》及其另一作品《芙蓉

女兒誅〉中的「招魂之歌」皆用古老的騷體，顯其情意之篤厚纏綿。這也就是

七八回所說的 r 先度其格，然後定體 J (註五)。就小說最重要的三大要素

主題、人物、情節而言， (紅樓夢》常用的方式，即以勾勒人物，創造情節，

而後將人物融入情境，織作情節，浮塑性格，彰顯主題，因而主題性、情節性

、人物性往往一而三，三而一。試看黛玉訪怡紅院，遭晴雯羹落，又聽到寶釵

、寶玉兩人笑語綿綿，引發身世之感，當晚含誤悶坐至二更，隔日卻是踐花會

，花神退位，夏日已至，因把些殘花落瓣去掩埋，遂作《葬花吟) ，甲戌本批

語謂 r余讀《葬花吟》至再，至三四，其淒楚感概，令人身世兩忘，提筆再

四，不能下批。」又如清秋夜黛玉臥病瀟湘館，方聽窗外雨聲漸漸，燈下翻看

註 五:七八回賈政命寶玉、賈環、賈蘭叔佳三人以林四級故事入詩，實環作八旬五言，

賈蘭為七絕，寶玉卻說 r 這個題目，似不稱近體，須得古體，或竟是長篇一首

，方能懇切。」遂作歌行體的〈跪鐘詞) ，獲眾人稱簣，其中一人道 r每一睡

到手，先度其體格宜與不宜。這便是老手妙法。就如裁衣一般，未下剪峙，須度

其身量。這個題目名日《跪續詞) ，且既有了序，此必是篇歌行方合體的。或擬

溫八叉《擊區歌) ，或擬自樂天《長恨歌) ，或擬詠古詞，半敘半詠，流利飄逸

，始能盡妙。 J 可以與小說中出現的詩詞相印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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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府雜稿) ~至《秋閏怨》、《另IJ離怨》等等作品，不覺心有所感，亦不禁

發於章旬，遂成《代別離》一首，擬《春江花月夜》之格，名其詞日《秋窗風

雨夕) (四十五回) ，這兩個例子都足以說明《紅樓夢》中的詩詞絕無間隙地

了鍛接小說的主題、情節、人物，就詩詞自身的章法結構、遁詞命意、情恩格

調言，亦深造妙諦。

全書之中，最能體現詩詞在中國小說中之結構意義的，除了「警幻仙曲演

《紅樓夢) J (五回)、「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J (十七回)、「西廂記妙詞通

戲語 J (二十三回)等等，最有規模的設計，應屬兩次詩社的建社活動了。

考察詩社活動之內容，不妨以王士祺《池北偶談﹒談藝九﹒月泉吟社》所

載首昆俱足的月泉社課為原本，其大要為:首標「浦陽盟詩潛齋吳滑清翁」及

其徵詩之約，次有「誓詩壇文 J '復次則為評詩標準;而由宗主主持評比 r

宋末浦江吳滑倡月泉吟社，賦〈田園雜輿〉近體詩，名士謝翱輩第其高下。」

徵詩排行乃至揭賞，由於關係聲譽地位，務求公卒，防弊十分嚴苛，直似民間

科考，明李東陽《麓堂詩話) : r 元季國初，東南人士重詩社，每有力為主，

聘詩人為考官，隔歲封題于諸邵之能詩者，期以明春集卷，私試開榜次名，仍

刻其價者，略如科舉之法。」就社會學而言，人際關係以血緣與鄉親相聯結，

關係深厚而全面，是為社區之社會型態:社會之型態，乃以某一契約關係相緣

結，關係較間接而片段。審中國詩社的社團結構，雖奠基於契約，其加入必須

經過一定的約盟儀式，人際關係卻以「師友」這種擬父子兄弟的宗族關係展開

，而加入與否完全視興趣而定，並無強迫性、與功利性，可以說是一「擬宗族

的契約取向團體 J (註六)

註 六 : 此地借用龔鵬程的說法， (江西詩社宗滋研究>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一九八

三。惟龔氏除強調詩社的約盟形式，並認為詩社也有祭耙活動，學以與中國中古

時期行會商社比較，頗需商榷。蓋就《紅續夢》詩社活動所見，以及筆者在台灣

的田野調查，祭兩Ei蔓止於學童入社時拜師，並非詩社社集的必要活動之一。詳見

本人的〈嘉義地區詩社調查) ，國科會研究報告，未刊編:以及〈日續時期台灣

漠詩的變遷〉﹒未刊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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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筆記小說記錄詩社活動的過程，有趣的是，曹雪芹( 1715--...63或 1724--...

64 )生動地寫下大觀園的詩社活動，如今成為我們印證舊詩社活動的憑藉。曹

雪芹是否參加過詩社?虛擬的大觀園是否曾經成立詩社? <紅樓夢》的詩社活

動是否為姑隱其名的真人真事?站在書寫已經完成的立場，這些問題已不必考

求，也無從考求。當所有的書寫都牽涉到真實生命與虛構想像無終止的糾葛時

，兩者的臨界點本不易確認，何況以令觀苦，其書寫情境先已深深掩埋於歷史

的荒操之中。因此，本文的目的，僅將《紅樓夢》的詩社活動定位於《紅樓夢

》一書，同時與相關資料進行互文指涉( i nter-textua 1 i ty )的對話，一方面

發明詩社活動在小說中的特殊意義，一方面重塑可能存在的歷史情境。

當探春作興起社後，李執白告奮勇任社長，並且說:

立定了社，再定罰約。我那衷地方大，竟在我那襄作社。我雖不能作詩

，這些詩人竟不厭俗客，我作個東道主人，我自然也清雅起來了。若是

要推我作社長，我一個社長自然不夠，必要再請兩位副社長，就請菱洲

祺樹二位學究來，一位出題限韻，一位時錄監場。亦不可拘定了我們三

人不作，若遇見容易些的題目韻腳，我們也隨便作一首。你們四個卻是

要限定的。若如此便起，若不依我，我也不敢附瞋了。

接著眾人互相商議社集的種種程序:

寶釵道 r也要議定幾日一會才好。」探春道 r若只管會的多，又沒

趣了。一月之中，只可兩三次才好。」寶釵點頭道 r一月只要兩次就

夠了。擬定日期，風雨無阻。除這兩日外，倘有高興的，他情願加一社

的，或情願到他那襄去，或附就了來，亦可使得，豈不活潑有趣。」李

統道 r從此後我定於每月初二、十六這兩日間社，出題限韻都要依我

。這其間你們有高興的，你們只管另擇日子補間，那怕一個月每天都閉

社，我只不管。只是到了初二、十六這兩日，是必往我那襄去。」

由這些主張社集運作的方式，我們可以分析《紅樓夢》的建社活動經過，含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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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幾個步驟:

←)建社。

仁)命名;每一位入社者皆另取名號。此一命名活動的文化意義，本文將在

第三節中深入討論。

(三)推舉社長、區IJ社長。社長又稱約長、盟長，負責主持賦詩活動、評量詩

作、社約之興革。

個)例會相關規定:

l 擇定社集地點。

2. 次數。雖有社約規定，可隨時增聞。或因社員之招邀，或因節令等等

，不一而足。

:~決議社集時間。

4 課題限韻。

5. 膳錄監場。

(五)社集形式:遊宴，或集體聯吟或個別賦詩。詩題或即物，或即景，詩歌

體式不拘:用韻則次韻、和韻、分韻及同用一韻者。或會外(社集時間

外)賦詩，或會內(社集時間 1 )賦詩。

(持評詩、選詩、論詩。

(匕)散集。

從以上分析， <紅樓夢》的詩社活動並不像筆記小說所載，充滿誓詩、約

盟的成素，卻也大同小異的，有各種詩社活動的程序。筆記記載中的詩社有時

是科舉的替代品，是文人失意於考場時自我補償的場域，然而《紅樓夢〉的詩

社則描繪出一幅興味盎然的文人社團行樂圖，充分表現其文化的、社會的意義

，同時，在小說結構中，男有其主題意義，此即女性才性我的肯定與呈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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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詩社活動的主題意義:女性才性我的呈現

就中國思想史對「心性」的詮釋而言，苟子淘為一大關鍵。中國思想學者

以「我」之「心性」作為一對應現象世界的主體( subjectivity) ，因其對應

方式之不同，可以區分為幾個範疇，如「道德我 J (moral self) 指主體自我

修養、操持，以期實踐理想之能動力，屬應然的價值領域 r 才性我 J (tal­

ented sel f) 指主體之創作力 r形軀我 J (physical self) 指「我」與生

俱來之欲望，兩者皆劃入實然的氣之領域。孔子、孟子倡言的應然的道德我，

自我為發動善、惡的主體，苟子卻以「經驗認識心」言善、惡，可善可惡，秦

火之後，孔孟之學漸失其義，由是啟前漢董仲舒、王充等頤氣言性，至魏劉邵

《人物志》更進一步發展，以稟氣之厚薄、清濁分化言體另IJ 、流業等，以便利

量材授職，命定的「才氣」、「才性」遂成為當世人倫識鑒的品目(註七

當時曹操於建安十五年、十九年、廿二年頒布求才三令，才性不僅與德性對言

，且取而代之成為徵舉的目標，尤其影響士人的出處進退。而此一才性我廣受

重視，即便在孔孟之學復興於宋代之後，依然為中國知識分子建構自我之重要

成分。值得注意的是，曹操所謂的才性我實以治世之才為核心，而不是屬文之

才，治世之才與屬文之才的合流，應在唐代以詩取士之後。唐代取士分薦舉與

科舉兩路，後者慢於前者，而以詩賦為科舉評鑒的主要項目(註八) ，通過者

得以入仕從政，參與治世，由是屬文之才成為治世之才的必要條件，兩者於後

註 仁:笙Ij勛《人物志》序日 r ... ...知人誠智，貝Ij眾材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矣。....

J (中華書局本) ，有關《人物志》的才性品鑒，詳參牟宗三先生〈人物志之系

統的解析) ，見氏著《才性與玄理) 0 (台北:學生書局，一九七八，修訂四版

註 八:社佑《通典》卷十七引趙匡《舉選議》云 r進士者，時共羨之﹒主司褒貶，實

在詩賦，務求巧醋，以此為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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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合流，世人於二者遂往往不予分辨。

就女性才性之發展言，自班昭撰〈女誠〉垂訓女範，德、言(才)、容、

功依其重要性順序排列，乍看似為《左傳》立德、立功、立言之攝充，實則不

然，士階層「德」的修持終於「道」之實踐，女性「德」的範疇以「三從」為

依歸，境界之高下輕重相去不可以道里計。於男子，唐以後才德之辨漸趨激烈

，司馬光謂「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 J '已標舉才妨德，於女子，

要求三從之婦德益形嚴格，乃至有「女子無才便是德 J (註九)之說，儘管不

乏反對者，在婦德與婦才綿歷不已之爭論中，婦德恐怕稍居上風(註-0) 。

以令觀之，婦才之興起大揖縱跡中國才性論之發展，於魏晉嶄露一、二(註一

一) ，在唐代受到普遍重視(註一二) ，至於明清而大盛。明清時代的江南，

教育明顯較中國其他地域普及，甚至有「闇塾師」出現，養成江南一帶的才女

文化(註一三) ，青樓才女文化圈由來已久，或可歸而不論(註一四) ，晚明

註 九:這個說法以格諺的形式數見於晚明筆記，其來源或應更旱。劉詠聰， (中國傳才

t慧與清初四朝開於女性才與德之比論) ，于IJ香港大學《東方文化>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廿六/一 (一九八八年九五~一二八。

註-0: 袁子才與輩學誠的觀點可謂為典型。孫康宜〈明清詩媛與女子才德觀) ，台北:

《中外文學》七一卷十一期， 一九九三年，真五三~八一 。

註一一:為人所熟知者如謝道貓。孫康宜，前11文。

註一二(全唐詩》輯有有百餘名緩如宮閩、青蛾、后續、棄婦、歌使與女冠約六百首作

品，大詩人多層歌使與女冠，乃至刊刻詩集，如李濤( 786~831) 、李冶(八世

紀)、魚玄機 (845~868 )。宋代朱淑真( 1079~ 1l31) 、李清照( 1084~ 1l51 

? )則以闇秀擅詩詞 。

註一三:孫康宜，一九九三年，頁五三~八一:雷良波等《中國女子教育史> (武漢出版

祉，一九九三)

註一四:明清育續才女文化圈，主要指秦准諸妓，有「金陵十二釵」之稱的陳圓圓、畫小

宛、柳如是、李香君、寇自門、黃麗貞等人，參考孫康宜《陳子能與柳如是> ( 

台北:允且是出版社， 1993) ，陶慕寧《青樓文學與中國文化》第五章(北京:東

方書局， 1993) 。惟青樓才女文化現象自唐女冠、道士、妓者等以降，由來已久

.至於閏聞文化國指稱聚多閏間才女的出現，明清之際係中國女性作品刊布合集

最眾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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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清遍興的閩閣文化圈尤其可觀，與曹雪芹幾乎同時的袁枚( 1716",98 )極力

主張性靈，提倡婦才，甚至親為授學，在這樣的文化氣氛下，方得以產生《紅

樓夢〉這樣一部以闇闡獨佔天地靈秀之氣扇大主題的小說，而詩社活動可謂表

彰女性的軍秀之氣、建構女性才性我的最佳設計，這班才女由警幻仙姑總領其

司，補遞在中國文學傳統中缺位的「繆司 J (Muse) ，不過，西方的「繆司 J

職領兩性的文學，中國的警幻仙姑僅閱管女性。撰其終始，閏閣藝文委屈於文

學史之邊幢則一，其作品以詩歌為主(註一五)。

由於才性我的議題長期混而不彰，論者談《紅樓夢> '多從懦、道、禪著

眼，卻忽略了女性才性文化的建構與解構也是大觀園的主要目的之一。試看自

元妃御批取得正當性，大觀園不僅建構余英時所謂的「情」的桃花源，實則也

建構「才」的桃花源，薛蝠遠遊'寶釵因香菱「心裡羨慕這圈子不是一日兩日

的了 J (四十八回) ，提議她入園做伴，香菱立刻提出學詩的要求時，寶釵說

她「得攏望蜀」。香菱入園後果然開始學詩。這個「才」的大觀園，未如世俗

以男性為主，而以女性為主。試看探春起社致寶玉的信:

今因仗几憑床處默之時，因思及歷來古人中處名攻利敵之場，猶置一些

山滴水之區，遠招近揖，投轄攀轅，務給二三同志盤桓於其中，或監詞

壇，或間吟社，雖一時之偶興，遂成千古之佳談。娣雖不才，竊同切柚

處於泉石之間，而兼暮薛林之技。風庭月樹，惜未宴集詩人;常杏溪桃

，或可薛飛吟盞。孰謂蓮社之雄才，獨詐鬚眉:直以東山之雅會，讓余

脂粉。

註一五:胡適〈三百年中的女作家一《清閏秀藝文略》序〉一文謂入錄該書的兩千三百一

十位作者，計得三E年間之作品近三干糧，其中百分之九十為詩詞，收入《胡適

作品集〉第十四本，頁一六四，遠流出版公司，一九八八，三服:其他如謝先量

《中國婦女文學史) ，台北:中華書局，一九七九，二版，梁乙真， (中圍婦女

文學史網) ，收入王明根、焦宗德編《民國叢書》第二繭，一九九六，土海:上

海書店，自周之婦女文學歷漠之宮廷文學與五言詩、南北朝樂府諸體、唐詩、宋

詞等等，俱顯示詩詞為女性文學之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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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國「孰謂蓮社之雄才，獨許鬚眉:直以東山之雅會，讓余脂粉 J 這個脂粉

世界呈現的錦心鏽口正是作者的目的，係「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最大反動。它

獨立於世俗思想之外的同時，註定了它「域外」的本質，正如李汝珍的《鏡花

綠》。而這個雅會佳談所用以呈現脂粉世界之雄才者，係經由賦詩、評詩、選

詩、論詩等詩社活動來完成的。

一、賦請

在詩歌創作的過程中，黨玉最與眾不同，當眾人悄然各自思索起來時，獨

黛玉或撫梧桐，或看秋色，或又和丫鬢們嘲笑。最後提筆一揮而就。〈詠菊〉

象{對黨玉的祖標傲世， (詠自海棠〉表白寶釵的待價而沾，然而本人以為最值

得注意的是釵、黛的螃蟹詩，分疏詠物的兩種境界。先讀黛玉〈持贅賞桂〉詩:

鐵甲長戈恐未忘，堆盤色相喜先嘗。

蟄封嫩玉雙雙滿，殼臼紅脂塊塊香。

多肉更憐卿八足，助情誰勸我千觴。

對斯佳品酬佳節，桂拂清風菊帶霜。

再讀寶釵的食螃蟹詩:

桂靄桐陰坐舉鱗，長安 i延口盼重陽。

眼前道路無經緣，皮裡春秋空黑黃。

酒未敵程還用菊，性防積冷定須蓋。

於今落羞成何益，月浦空餘禾泰香。

詩題相類，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筆墨。黛玉寫節慶甜宴，藝術形式達到興象渾

融，寶釵則借詠螃蟹而諷刺心懷巨測、橫行一時的邪債之徒，思深意婉，寄寓

宏遠而即目能懂，書中眾人不禁叫絕，寶玉甚至說 r我的詩也該燒了。」而

《紅樓夢》的人物性，黛玉任性天真，詠物多不離個人的身世感慨，與社會里

分離狀態:寶釵深於世故，詠物遂能指事批評，投身參與人間文化建制的心態

清楚可鑒。自我才性不同，創作風格迴異，作者賦予了女性人物活潑而真實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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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生命。

二、評筒、選詩

詩歌的評選實則涉及一個複雜的接受過程。在其他處了無表現的李孰不僅

有聲有色的主持詩社，而且主導詩歌的評選。詩社初建，出的題目是「自海棠

J '眾人做成了，李執說寶釵做的有身分，而黛玉的詩「果然比別人又是一樣

心腸。」眾人看了，都道是這首為上，李執力排眾議，說「若論風流別致，自

是這首: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葡稿。」寶玉卻以為「葡瀟二首還要斟酌。 J 儘

管就批評本身言，不同作品的風格往往具有「不可共量性 J (immeasurability 

) ，難以斷優劣，然而從當代接受美學 (reception of aesthetics) 觀點言

，閱聽者( audi ence )自身的才性往往影響他對作品的評價，腳踏實地的稻香

老農(李執號)以含蓄渾厚勝於風流別致，固十分自然。而寶玉心喜風流別致

，他做為黛玉知音的角色始終未改，這也就是為什麼當實琴取笑〈桃花行〉說

是她做的，有寶釵附和，寶玉仍然得肯認黛玉的作者身分(七十回) ，所藉以

判斷的不過是黛玉「比別人又是一樣心腸 J '而他慧眼獨具，恰恰就能讀出這

又是一樣的心腸。隨後，緣湘雲的加入，又有一次盛大的開社，限題為「菊花

J '不限韻腳，因而眾人在創作上得以充分發揮。這次，評選過程更為具體。

眾人看一首，贊一首，彼此稱揚不已。李秒t.笑道 r 等我從公評來。通

篇看來，各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評<詠菊》第一， <問菊》第二，

《菊夢》第三，題目新，詩也新，立意更新，惱不得要推瀟湘妃子為魁

了;然後 H年菊) <對菊) <供菊) <畫菊) <憶菊》次之。」寶玉聽

說，喜的拍手叫「桂是，拯公道。」黛玉道 r我那首也不好，到底傷

於纖巧些。」李紙道 r巧的卻好，不露堆砌生硬。」黛玉道 r據我

看來，頭一句好的是『國冷斜陽懷舊遊﹒ J '這句背面傅粉。『拋書人對

一枝秋』已經妙絕，將供菊說完，沒處再說，故翻回來想到未折未供之

先，意思深造。」李#!.笑說 r 固如此說，你的『口齒，禽香』句也敵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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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探春又道 r到底要算街蕪君沉著， r 秋無 J ' r 夢有知』

，把個憶字竟烘染出來了。」寶釵笑道 r你的『短鬢冷沾 J ' r 葛巾

香染 J '也就把替菊形容的一個縫兒也沒了。」湘雪道 r r 偕誰f.t J 

『為底遲 J '真個把個菊花間的無言可對。」李飢笑道 r你的『科

頭坐 J ' r 抱膝吟 J '竟一時也不能別間，菊花有知，也必膩煩了。」

說的大家都笑了。寶玉笑道 r我又落第。難道『誰家種 J ' r 何處秋

J ' r 蠟屐遠來 J ' r 冷吟不盡 J '都不是訪， r 昨夜雨 J ' r 今朝霜

J '都不是種不成?但恨敵不上『口齒嗡香對月吟』、 r ~青冷香中抱膝

吟』、『短鬢』、『葛巾』、 r 金淡泊』、『翠離拉』、『秋無 』、

『夢有知』這錢句罷了。」又道 r 明兒悶了，我一個人作出十二首來

。」李航道 r你的也好，只是不及這錢句新巧就是了。 J (卅七四)

我們注意到，主導詩歌評選過程的，竟是不會作詩的社長李紙，以及一平女詩

人，寶玉僅居於陪襯地位。更有趣的是，詩歌評選時賈寶玉都未能獲得入榜，

題才試額時，寶玉表現中規中矩，數度令人擊節激賞，那巳肯定了寶玉的「才

J '在七十八回他與賈蘭、賈環比較，也顯得特別出色，但這分「才」拿來與

群釵競比時，竟絲毫不著氣力，有一次他甚至被罰到檻外龐摘梅，參證小說其

他林黛玉為寶玉補詩、補書的記錄，作者肯定女性才性我的之用心不言而喻。

三、論詩(註一六)

賦詩係從事詩歌的實際創作，評詩係就詩歌從事鑒賞，兩者皆是才性我直

接展現之徑路。而論詩則更廣泛的抒談個人的創作經驗、詩歌主張，需要更沉

厚的才情做為根抵。在《紅樓夢》百二十回中，論詩達三十餘處，其中前八十

回有十五回之多的內容「論詩」。第一回、第十八回、第三七、三八回、四十

回、第四八~五二回、第六三~六四回、第七十回、第七六回、第七八回，尤

註一六:胡文彬， <紅樓夢探微》第十一章， (曹雪芹的詩詞風格與成就) ，頁一七三~

八一，北京:擎藝出版社出版發行，一九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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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集中。而此地擬就詩社活動部分進行討論，這也是《紅樓夢》論詩最核心的

部分，茲將主要觀點條述如下:

l 詩歌非表現其體之情境。李執見有人抬了兩盆海棠花進來，提議何不就

詠起他來，當迎春質疑「都還未賞，先倒做詩」峙，寶釵說:

不過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才作。古人的詩賦，也不過都是寄興寫

情耳。若都是等見了作，如今也沒這些詩了。(三十七四)

這段話寓義深刻。大抵創作係提撥生命曾有的共通經驗加以運用，並不局限於

特殊而具體的某一次經驗。也就是說，詩歌所追求者，為一抽象理想之境界，

猶希臘柏拉圖所謂Eidos ，而非當下特殊而其體的一人一事。

2 詩歌創作之理序。進入詩歌創作，應該注意的事項依其重要性可以歸納

成兩個重點:

(I)第一立意要緊。黛玉教香菱作詩，四兩撥千斤，言簡意敗。

詩句究竟還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繫。若意越真了，連詞句不同修飾，自

是的，這叫做不以詞害意。(四十八回)

黛玉的看法還可以參証實釵的觀點，寶釵與湘雲擬議詩題時說:

詩題也不要過於新巧了。你看古人詩中那些刁鑽古怪的題目和那極梭的頓

了，若詩題過於新巧，韻過於險，再不得有好詩，終是小家氣。詩固然

怕說熟話，更不可過於求生，只要頭一件立意清新，自然措詞就不俗了。

以菊花為賓，以人為主，竟擬出幾個題目來，都是兩個字:一個虛字，

一個實字，實字使用『菊』字，虛字就用通用門的。如此又是詠菊，又

是賦事，前人也沒作過，也不能落套。賦景詠物兩聞著，又新鮮，又大

方。(三十七回)

釵、黛同時以為，作詩立意最為重要。由於題目為「意」的載體，為了不使「

意」走入偏鋒，詩題不可過於新巧。然而何謂「意 J ?一首詩的產生過程，即

作家的氣、才、性、情、志等主觀因素對象化實現的過程，作家的精神主體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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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地或瞬間地轉移到實踐的主體，所有的主觀因素經過詩人的審美處理而在完

成的作品中，呈現一種新的凝聚狀。這種新的凝聚狀態，可概括為「意 J ' ( 

註一七)而立意決不可「熟 J '要能「清新 J '也就要具備原創性，創意又分

兩種，一種是嘎嘎獨造，一種則是「善翻古人之意 J '點鐵成金，總之，要以

清新不俗為依歸。同時，寶釵也將中國詩歌虛實相生的美學發揮得淋漓盡致。

(2)平仄虛實不對都使得。黛玉教香菱作詩又說:

不過是起承轉合，當中承串串是兩副對子，平聲對仄聲，處的對實的，實

的對處的，若是果有了奇句，連平仄虛實不對都使得的。(四十八四)

不僅黛玉如此主張，寶釵也有相類的看法:

我平生最不喜限韻的。分明有好詩，何苦為韻所縛!咱們別學那小家子

派頭。只出題，不拘韻 ; J.芳、為大家偶得了好句取樂，並不為那些難人。

這是說詩歌創作不要拘泥於形式。

J詩要『逼真』、『有情』。決定詩歌優劣的標準何在?香菱學詩，在黛

玉誘導下產生悟覺，她說:

有口裡說不出來的意思，想去卻是逼真的。有似乎無理的，想去竟是有

理有情的。

詩歌創作在發抒主體對待客觀事物的種種意向活動，具體形態即為情緒、欲望

，必須真實無偽才能符合創作的第一要求，這是美學的第一原則，在中國文學

傳統中有其悠遠的傳統。情既是詩人意向活動之美感投現，是詩歌生命力的美

感表現，它也許不符合客觀之理的科學邏輯，卻合乎主體惰的感受，就人我意

向的溝通上非但沒有困難，而且傳達7種相應相求的共鳴感，這也就是為什麼

初覺無理， r 想去」竟是逼真而且有理有惰的。

4. 詩要能寓大意。寶釵作食螃蟹詩，作者假借眾人之口，一面說「諷刺世

人太毒了些! J 一面肯定「這是食螃蟹的絕唱!這些小題目，原要寓大意，才

註一七:陳良運. (中國詩學體系論)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二，頁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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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大才。」以小寓大，詠物即事，託興深微從純粹的遊賞進入現實生活，也

是《紅樓夢》作者??亦中國詩人一向的藝術追求。在傳統教育框限之下，寶釵

不以詩歌為正經書，更不標榜女性寫詩， r究竟這也算不得什麼，還是紡續針

前是你我的本等。一時閑了，倒是於你我深有益的書看幾章是正經 J '作者將

寶釵塑造為傳統婦德兼婦才的典型，也是傳統詩歌理論的代言者，她之論詩，

深得筒中三眛，這似乎也間接表達作者的批評，儘管有些女子稟才甚高，她們

卻無法掙脫社會所給予的制限。

從女性論詩之深刻，賦詩之明快，評、選詩之主導權等等， (紅樓夢》的

詩社活動成功地呈現了女性才性我。

第三節 詩社活動的形式意義:文人社團的遊戲美學

詩社作為一種社團形式，有何特殊意義?首先，就傳播學的觀點看，人類

通過有意義的符號與通道，表達與理解某事實、觀點、態度或情感，輸出與接

收某種信息，完成社會互動。這個以信息的擴散與接收行為為主幹的過程，是

傳播發生的基礎。傳播不是任何個人、群體或組織單方面的事，而是雙方建立

共知、共識、共感等共同性的過程。不論是面對面進行直接的人際傳播，還是

通過中介進行，經由此，人類對事物了解的不確定性獲得械少或消除，形成穩

定的關係網絡，煥發出動人的人倫之美。個人(或團體)與其他個人(或團體

)相互表達意向和情感，交流外界的信息，這種溝通信息的內在動力，即人際

傳播的動機。人際傳播的動機可以說是內在精神發展的需求之一。欲望與動機

是人類對客觀需要的主觀反應。找人進行人際傳播，直接受到欲望與動機的推

動，背後存在一種交往或其它的需要(註一八) ，這種交往互動頻繁固定下來

註一八:宋林飛， <人際傳擂) , (社會傳搞學》第三章，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

年二版，頁五一~六三。宋氏以為，傳擋在集團中進行時更為便利，因為彼此的

熟悉程度允許彼此以「限定符碩」進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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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便形成集團力量，漢代賦作者階層、都中黨團、乃至宋代以後興起的詩社成

員，他們的身分從名流時彥，或者是退官者，或者是不第者，或者是遺民(註

一九) ，其身分與大觀園中金釵、寶玉所形成的特定群體都展現了集團形成的

意義。在集團之中，面對面直接進行人際傳播，傳播雙方不斷互換角色，相互

作用有放性高，雙方易於產生積極主動的傳播心理與行為，從而撞得心靈的滿

足。在這個傳播進行的過程中，各式各樣的身分集團呈現程度不等的戲遊意義

，觴詠風流，清恬雅會，聯誼如一，懷抱則異。

在這些不同身分與動機導向的集團裡， <紅樓夢》的詩社成員由於十分單

純，最能凸顯詩社社集遊戲聯誼的性質。首先，我們將省寮「遊戲 J (play) 

在文化學上的定義。(註二0) r遊戲」的產生，出於人類模傲的本能(

immitative instinct) 與放鬆的需求 (a need for relaxation) ，其存在歷

史遠比人類文化古老，它既先於文化，又是文化締造的主要動力。自顧性、議

訂規貝IJ後的競賽( competition) 、節慶宴集 (play-festival-rite) 的形式

、主導遊戲進行的語言... ... ，共同構成「遊戲」的要件，這些要件建立了一個

相對於現實生活的特殊情境，無目的性、非功利性(註二一) ，富於趣味，吸

引人們全心全意投入其中。考察《紅樓夢》詩社活動的發生因人即興而起，亦

註一九:黃志民， (明人詩社之研究》第二章〈詩社人物及其動機〉曾對中國詩社成立之

不同動機與詩社社員身分、經歷之關係曾有詳盡的分析，台北:團立政治大學中

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一九七二。

註二0: 本文有關遊獻的種種論述，皆參考 J. Huizin駒， Homo Ludens: A Study of 

the Play-Element in Culture (Boston: Beacon Press , 1966 , 5th printing) 

, pp1......45. 

註二一:此地的非功利性、無目的性係或即康德所說 r主觀的符合目的性。」係美學鑒

賞的重要條件，參考朱光滑， (西方美學史》下冊，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一九八二，頁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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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人隨事停辦(註二二) ，即一種自顛的、非強迫性的社集。社集時，眾人共

同遵守已議訂的規則進行比賽，比賽中穿插著節慶宴集，食蟹詠菊，結會的舉

行既非功利性、也無目的性，符合「遊戲」的定義。

在上述詩社與遊戲的關係裡，有兩點特別值得討論。其一是:語言文字在

遊戲情境中所扮演的角色。語言是遊戲進行當中的主要形式。事實上，語言本

身，就是一種「遊戲 J '不論是圖象還是拼音系統，語言絕不是邏輯思考下的

產物，而是想像的結果，語言想像建構物我之間的關係，成立表意世界，這些

表意形式有許多仍徹頭徹尾是一種「遊戲 J '如神話、傳說、詩歌，這些形式

處處充滿「隱喻 J '反過來說， r隱喻」的創作與閱讀悉賴想像支撐，其與純

粹遊戲的謎語相較，僅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分別而已。中國語言、文字在圓形、

聲音、涵義上也充滿遊戲的本質。因而，中國文學雖然很早就出現嚴肅的詩教

/諷喻傳統，是為後世創作、批評的主流，中國語言文字的遊戲特質，卻始終

不騷地存在著，漸次發展出各種遊戲的詩體，成為俗民文化的重要成分，如集

旬體、回文體、離合體、雜碳體、雜聲韻體，不一而足，作品妙趣橫生、亦莊

亦諧，因而吸引知識分子參與創作，如孔融就做過離合詩(註二三) 0 (紅樓

夢》的詩社活動，正是以語言為主體所建構的表意形式、亦學者所稱最高的美

學形式:詩，做為主要的活動內容。

其次，何謂相對於現實生活的「遊戲情境 J ?遊戲的參與者皆明白這個遊

戲情境並非現實生活的一部分，他們參加「遊戲 J '知道那是假的，可是當他

們置身其中的當下，這個遊戲世界又是真的，這就是喬裝改扮( pretendi ng : 

註二二 r 咱們的詩社散了一年，也沒有人作興。如今正是初春時節，萬物更新，正該鼓

舞另立起來才好。」湘雲笑道 r一起詩社時是秋天，說不應發達。如今卻好萬

物逢春，皆主生盛。說這道桃花詩又好，就把海棠社故作桃花社。」詩社的停散

與興辦並無強迫性、義務性的規定。(七十四)

註二三(建安七子集﹒孔融集》卷一〈種合作郡姓名字請)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一

九九 o ，頁一。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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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 sgui se) 。而《紅樓夢》裡，每一個進入詩社活動的人，皆另起字號一一其

形式等同於姓名，可以視為改變身分的儀式。

就文化言，命名是一個重要社會行為，代表一個自然生命進入社會，它開

始被授予」些基本的背景，它所屬的民族、家庭，姓名的變化指稱了人類社會

權力結構的變化，母系社會與父系社會對待名字的方式不間;姓名的變化也指

出人生的不岡階段，許多原始社會的族民在青少年期有一個名字，成人後另取

一個名字，姓名的意義與中國的冠禮相同(註二四)

在中國文化傳統裡，姓名的符碼尤其重要，中古時期，它關係著門第、郡

望、宗法，表徵一個人的排行、家世、分支、父宙的期望，甚至隱涵一套立身

哲理與個人命運。曹雪芹字斟句酌地為筆下人物推敲姓名，即賦予姓名多層次

的意涵。「蓋此書每於姓氏上著意，作者又長於隱語廈詞，各處變換，極其巧

妙，不可不知。 J (註二五)賈赦與那氏連讀，恰是「假設形式 J '可謂作者

夫子自道，說明《紅樓夢》人物定姓取義的一種手法。書中人物或老爺夫人、

或公子小姐、或丫鬢小廝、或神仙道士、或僧尼優伶，姓名障人物的身分與重

要性呈現差等的安排，凡是主角人物的名字多出自詩詞、典故，次要的丫龔小

廝常與人事相關(如司棋) ，其次，姓名字號也用來描寫人物的形象性格，隱

喻人物之間的關係及其命運，涵寓作者對人物的春秋褒貶，如寶玉取《古今人

物通考》上的記載 r西方有石名黛，可作畫眉之墨。」為眉尖若聾的黛玉取

「嘩嘩」為字，寶釵姓「薛 J '音諧「雪 J 她的命運是「金釵雪裡埋 J '而

寶釵對黛玉，有如冰雪侵凌林木(註二六) 0 熙鳳小名「學 J '反諷熙鳳的不

學，欲褒還貶。這些人物的名字別號在指明身分，暗示命運，更進一步演變為

註二四:卡西勒著 (Earnst Cass i rer) ，于曉等譚， (語言與神話) (Language and 
Myth) ，台北:桂冠圖書公司，頁四六。

註二五:周春， (閱紅機夢隨筆) ，上海:中華書局，一九五八，頁九。

註二六:胡文彬， ( (紅樓夢》與中國姓名文化) ，頁七四~九四，北京(紅樓夢學刊

) ，第三期，一九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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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原型 (cultural archetype)的象徵， r黨玉」代表未擊之玉的自然天真，

經過人工打造的「寶釵」代表世故文化。而詩社活動裡，成員的命名起號更做

為將詩社與現實社會區隔的重要指標，與分劃大觀園與界外的門牆異曲同工。

探春提議建社，獲得眾人欣然附議後，黛玉立刻建議大夥兒重新命名(

nami ng ) 

既然定要起詩社，咱們都是詩翁了，先把這些姐妹叔嫂的字樣改了才不

俗。

黛玉這段話明白地說，重新命名的作用將區隔社員的俗世我與才性我，人我關

係從此進入一種新的聯結。如前所述，就社團結構而言，詩社在中國係一「擬

宗族的契約取向團體 J '進入此一團體，必須經歷約盟的儀式，在這裡，重新

命名是一種入會儀式，取代約盟，卻仍不失其儀式意義，這也是進入遊戲情境

的敲門磚，一種身分的改變，一個與現實對立的世界。藉著重新命名作者月旦

人物性格，與警幻仙曲相對照。李執莊重實在取稻香老農:探春性好芭蕉為蕉

下客:寶釵的衡蕪君、迎春的菱洲、情春的藉香樹俱以居所為名。在這個命名

的過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首推寶玉，他雖因革舊號「緯洞花主 J '寶釵卻

取笑他為「無事忙」、「富貴閒人 J '妙逾畫龍點睛。寶玉所代表的生活形態

，正呼應「無材可去補蒼天」的頑石(第一回) ，出自滿懷熱腸的寶釵之口，

尤其充滿弦外之音。其次是黛玉，作者頗費一番筆墨說明她的性格與別號的關

聯:

當日娥皇、女英洒淚在竹土成班，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

瀟湘館，他又愛哭，將來他那竹子，想來也是要變成斑竹的。以後都叫

他做「瀟湘妃子」就完了。(三十七四)

上述瀟湘妃子的眼淚不僅直指前世緯珠草的甘露，也再一次預言黛玉今生的心

事落空，因為娥皇、女英之洒淚正由於舜之南巡不返。當我們注意到所有人的

命名皆從中性的稱謂，有時根本是男稱，以符「詩翁」不俗的要求，唯獨黛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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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女稱。貝IJ (紅樓夢》透過別號的命名活動，確認身分，非但表明超越性別

，更以女性為性別超越的依歸，黛玉此獨一無二的花魁獨佔女稱，暗示作者肯

定女性主體的用意。這與寶玉在撞知姊妹身上俱無「玉 J 這種東西，與「欲」

同音的「玉 J 如果視為陽真的表徵，寶玉摔玉，宣稱不要這「撈什子玉了」不

正是一種閹割的行動?註二七)再如子興轉述賈寶玉的話:

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第二回)

凡以上種種，都說明《紅樓夢》以女性為理想性別的傾向，可以做為旁證。

命名起號與詩歌創作都以語言作為主體建構，遊戲進行的主要中介。然而

我們必須指出的是， (紅樓夢》的詩社活動始於文字遊戲，但又超越了文字遊

戲。建社之始，探春自號「蕉下客 J '黛玉立刻拿「蕉葉覆鹿 J 取笑她是一隻

鹿，可牽了熄了騙子吃酒(三十七回) ，明白拿掌故在字號上大做文章，自然

是遊戲之一種形態。而釵、黛兩人為食蟹做的詩，黛玉詩貼切地描寫宴集遊賞

的情境，寶釵詩以蟹喻表裡不一的世人，以小寓大，詠物指事，儘管有種種嚴

肅的理論作為支撐，卻也不能不承認，詠物藉語言的想像將物與人與事相關聯

，實即為遊戲之一種形態。

「遊戲」在《紅樓夢》裡，除了充分運用語言本身的機能，也表現在詩歌

創作的進行。李執提議大家籌一兩銀子籌辦社集，遂有眾人於蘆雪庸那個白雪

紅梅的琉璃世界聚會，寫下代表性的戲遊詩(蘆雪庸即景聯旬》。這首因小

說情境與人物表現而設計的詩(註二八) ，不僅是割腥、晚睡，充滿「遊戲」

宴飲的興味，十幾人雜亂擋聯，倉促而成，那股熱鬧勁兒也宛如寓目，湘雲說

「我也不是做詩，竟搶命呢! J 眾人認真投入到「搶命」的地步。這首詩的

註二七:霍格士( Davi d Hawks) 英譯《紅續夢> (the Story of the Stone) 時在序(

Introduction) 裡提出的觀點，台北:敦煌書局，一九八八，頁十五~四六。

註二八:為情節而設計的詩，如同樣是聯旬， (中秋夜大n團即景聯旬三十五韻》的結構

和布局，尤其是遁詞命意土，較真脈絡，蓋兩人聯旬，又較從容之故﹒又如岡香

菱學詩(四十八回) ，首見的兩首詩水平甚恆，恰符合初學者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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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不在詩本身的美學形式，因為該詩通篇結構鬆散，充分表達眾人水準迴別

的作詩功力，它的價值在充分記錄社員共韻聯詩、「即景聯旬 J 的過程。

透過遊戲時宴的過程，詩歌做成了，有時是個人獨立寫作，有時是大家參

與聯旬，最後由你一言我一語加以評選，撞得意見與情感完全的溝通。在自我

/他者的娛情與溝通中，社集產生了不可取代的意義。透過賦詩、評詩、選詩

、論詩，大觀園諸人物發揮屬辭言辯之才，各顯機鋒，以才性本我參與、甚至

成就戲遊生活，清談賦詩，於知遇共鳴中，享有群己雙諧的圓滿生活狀況，而

文學創作的同歡共賞確保自己在這集團中的地位。林黛玉與薛寶釵的領袖位置

，無人能取代，得自先天血雄所建立的身份關係僅為其中的部份原因，更重要

的是，兩人的才姿遠在其他人之上，藉兩人各方面條件互相頡頑的形勢，隱藏

作者 (the implied author) (註二九)一路從事他的思想辯譚，開乎詩歌創

作理論，真正發表見解的只有薛、林兩人，雖然前文也提及，黛玉教香菱作詩

時，香菱也曾以初學者之姿體證詩歌的境界，與釵、黛秉持創作者的資格論詩

，意義自不相同。當林黛玉在賈府的處境不斷因薛寶釵的積極介入與特殊表現

逐漸邊緣化的時候，才姿凌蝶使得林黛玉金釵首選的地位得蛇立不搖，且不說

她魁奪菊花詩所影射的「花魁」身分，詩社無聲無臭地散了，她一首〈桃花行

〉的好詩竟重建桃花社。薛寶釵以她的識大體博得眾人的青眼，林黛玉以她的

詩才領袖群芳，據有賈寶玉的愛情，而林黛玉儘管在許多處與其他人格格不入

，在詩歌創作上卻始終悅服群倫，眾人展讀她的詩只覺衷心歎賞，這是一種競

賽，其效果卻又超越競賽。也就是說，林黛玉似與其他人競賽(主要是薛寶釵

) ，但她所創造的美感形式卻能吸納融釋人類情感的雜淳，讓所有人在她的創

作裡曳足而游，忘其所以，體現他者( others) 與自我 (the self) ，個體與

自我關係諸如理性、想像與感覺的和諧，席拉 (Schil1er) 以為此即美學的極

註二九:隱蔽作者是一個在系列文本中不斷出現的作者，這個作者以各種題材、內容、意

義向讀者呈示一連串相關或層疊的個人特質，形成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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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境界。席氏甚至說人類在遊戲之時，感到自己身心俱在，方能算是一個完整

的人，實有以喻於藝術的創作與欣賞活動(註三0) 。換句話說，藝術家透過

藝術的不同形式深化其心靈，擴展其社交層面，並為他自己創造理想的知己。

或者應該這樣說，藝術的不同形式具有高度特殊化的內容，係創作者個人問題

或經驗沉思後提鍊出來的菁華，唯有當它獲得群體抑某一特定對象的欣賞與認

同時，創作者的生命意義才有了安身之處，同時獲得立命之道??一種自我實現

的途徑。雖然許多人著眼於藝術創作過程的孤立性，但卻不能否認，藝術創作

的目一在於表現， 一在於傳達，而以引起興趣為目的，唯有在與他人的互動交

往，並獲得應答回報， r創作 J 的意義以及創作者「自我」的圖像方得以維持

，乃至於愈見清晰(註三一 ) 。 貝IJ藝術的戲遊生活除了表徵所以廁身大觀園的

憑藉外，除了肯認「文人 J??此地特別指的是女性文人，在浮世之中的獨立地

位之外，更深刻的意義則是，它促成了自我生命的終極完成。大觀園中的眾人

彼此共同體驗、分享戲遊活動的極歡縱意，從而探尋、確認知己，鞏固自我認

同，林黛玉與賈寶玉的往來即最佳例子(註三二 )。我們在此或許可以大膽地

說， (紅樓夢》詩社活動以競賽始，經過應答，終以才性我的肯定。而透過命

名、賦詩、評詩、選詩、說詩等種種歷程，眾人彼此應答，女性才性我的肯定

於焉完成。吊詭的是，這個肯定女性才性我竟是在一個對立於現實世界的「遊

戲情境」中實現，間接說明其短暫、非「常」態的性質，也就詰定其悲劇性的

結果，真體而微地顯示了大觀園命運。

註三0 : 席勒的說法轉引自劉文潭， <現代美學》第一章〈藍藍術與遊戲) ，台北:商務印

書館， 一九七八，第六版，頁一。

註三一 : 有關自我本性與社會角色之間的衝突與均衡，參考《權力結稱與符號象徵) ，台

北 : 金棋圖書公司， 一九八七，頁八一~四。

註三二: 本人在〈論寶黛愛情態劇的成因及其象徵意義〉一文中，提及使用語言為主要建

構成分的小說戲文表達親密情感，進行實Ai:之間的情啟蒙。台師大《中國學術年

于IJ) 第十七期，一九九六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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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文以《紅樓夢》詩社活動的情節設計為核心，探討其中所呈現的主題意

義與形式意義，即女性才性我的呈現與文人社團的遊戲美學。這並不意謂著女

性才性我與遊戲僅見於詩社活動，金釵正副冊不斷出現「才」的論定，慶壽辰

、元宵的宴集與製燈謎、放風箏等等活動更清楚地是一種遊戲，然而《紅樓夢

》通書從沒有任何一個情節設計較詩社活動這樣充分地而有組織地呈現女性才

性我，這樣完整地而生動地紀錄文人社團的遊戲形式。《紅樓夢》的詩社活動

或從詩歌作品本身，或從詩歌創作歷程，都出現相當的遊戲性質。由於這種遊

戲活動的特質不涉實際物質利害，人際關係的困難與摩擦得以減至最低程度，

人我關係得以一種完全舒放的方式開展，獲得知己，產生和諧的美感，並肯定

自我作為文人，特別是女性的才性我的地位，從而浮顯小說的主題性、人物性

與情節性。而用作詩社的核心媒介為詩，乃美學之最高形式之一。此外， (紅

樓夢》保留了活生生的詩社活動過程，可以作為我們了解中國文學中其他的戲

遊活動的基礎，展現中國古代貴族知識分子獨特的生活經驗，本人將另文討論

。《紅樓夢》詩社活動之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本文據一九九七年北京國際紅樓夢研討會會議論文增訂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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